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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素养时代下教育产生新变。《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提出了新的教育方式——“跨学科

主题学习”。然而，目前跨学科主题学习在设计端轰轰烈烈，在实践端却寸步难行。基于实践，学习者

在跨学科主题学习实践中面对着阻力。如何破题，不仅要从跨学科主题活动自身思考，更要在跨学科主

题学习者的特质中寻求答案。学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习者的特质。“自主、合作、探究”的素

养化学习方式提示着基于主体端的学习者应针对科学探究力、具身认知力、合作协商力有所训练，以更

好地在跨学科主题实践中真正地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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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literacy has brought about new changes in education. The Curriculum Stand-
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clearly propose a new educational approach—“inter-
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However, currently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is bo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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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design field, but it is difficult to move forward in practice. Learners who learn one of the three 
major elements cannot escape the blame, and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learners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face certain obstacles in practice. How to solve problems requires not only think-
ing about the interdisciplinary theme activity itself, but also seeking answers from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me learners. The learning style to a certain extent determines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learners. The literacy based learning approach of “autonomy, cooperation, and explo-
ration” suggests that learners based on the subject end should be trained in scientific inquiry, em-
bodied cognition, and collaborative negotiation skills to better enhance their core competencies in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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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下教育领域的新问题、新方法、新现象变化更迭，推动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随着我国教育

对“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目标进一步明晰，新的观点与亮点也随之涌现。“跨

学科主题学习”作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方案)中的新观点与亮点走入 21 世纪

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视野。 
“跨学科主题学习”作为链接课堂内外、学校内外、拓宽学科学习和运用领域，是助力学生核心素

养提升的积极又稳妥的措施，正积极地在中国教育情境下进行理论重构和实践探索。针对跨学科主题学

习的实践，新方案强调各门学科用不少于 10%的课时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以贯彻核心素养为宗旨的新

时代教育的实践新方向。然而，跨学科主题学习在中国语境的实践中仍不成熟，存在着诸多困境。有研

究表明，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实施效果差异显著，在造成跨学科实践水平差异的因素中，91%来自学生自身

水平，9%源于主题项目设计[1]。也有研究指出，目前的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研究中，从学习者自身的能力

分析和思维发生过程为研究重点的极少。跨学科主题学习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破局

需要引入新的角度与方向[2]。 
一个人的所有能力构成了一个人的技能，这影响着一个人怎样解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在跨学科

主题学习的过程中，基于学习主体——跨学科主题学习者的角度，从其所拥有的众多能力中，如果能精

选出具有跨学科性、适应主题学习的学习者关键能力，那么这些关键能力便能在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过程

中作为驱动型前置因素和持续型过程因素，有效地帮助学习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解决问题、提升核心素

养。因此，为了新方案更好地落实、新目标更好地达成，引领中小学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填补跨学科

主题学习下针对学习者的研究空白，避免课程设计下的设计客体分析偏差，基于跨学科主题学习视域下

学习者自身要具备的关键能力的内涵辨读与内容解析就变得尤为必要。 

2. 跨学科主题学习学习者之内涵辨读  

要厘清跨学科主题学习者的关键能力，有必要从跨学科主题学习视域下的学习主体寻根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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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式是学习者在进行学习活动时所表现出的具有偏好性的行为方式与行为特征，不同的学习方

式决定了学习者的特质，也间接地影响着课程实施的效果。 
素养时代下新方案的提出，与学习方式有密切联系。新方案修订的几大成就之一就是以课程内容呈

现方式的变革，带动“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落地。学习任务群的设计实际上就是转变课程研制

观念，让学习者进入课程的一大实绩。“许多具有高回报率的教育形式，都产生于超越明确的学科界限，

不断涌现新思想的充实环境之中。”跨学科主题学习作为学习任务群的新点与亮点，是以主题为导向，

基于高阶思维与学科互渗理念，实现学习方式重构的学习活动[3]。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提出，站在“跨越

学科”的立场上，对“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提供了落地的把手与深化的可能。 
学习活动的实施主体在跨学科主题学习中进行学习势必会与传统学习活动中的学习者有所区别，甚

至是超越。具体而言，跨学科主题的学习者要站在学科立场上主动打破认知藩篱，体现自主性学习；扩

充主体立场共建共享学习过程，体现合作式学习；基于过程视角具身体验主题情境，体现探究式学习。 
综上所述，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学习者即为：以解决真实问题或学习复杂知识为目标，在复杂且真实

的情境下，充分调动主体意愿、深度整合主体经验、高度专注经验生成的具有学科融合性以应对现实挑

战的个体。 

3. 跨学科主题学习学习者之实践困境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与动力。如果要使跨学科主题学习者的关键能力得到具象

化，那么就有必要对跨学科主题学习者所面临的实践困境深入分析，从根源破局解题。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因此，笔者基于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现实课堂实录、

近年文献研究、多重数据分析寻找出了当下跨学科主题学习者在实践中面临的三大困境。 

3.1. 学科立场的“钟摆问题”：学科化与去学科化摇摆 

跨学科主题学习者之所以与传统学习方式下的学习者有所不同，首先在于其学科立场的处理上。基

于新课改，“跨学科”实质是跨科目[4]。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学习内容有别于传统教育，跨学科主题学习

者在面对整合后的学习材料，受思维定式的影响，难以跳出分科思维的固化思维方式，在对内容学习的

定位上易受到影响，摇摆不定。 
“学科至上”的分科课程是学习者构建自身知识体系主要观念，分科课程凭借其教学的逻辑性与效

率性等优点是学校课程的主力军。分科课程的学习者被要求通过逐点解析的学科知识、逐项训练的学科

技能来获得学科经验。 
与“学科化”的分科课程相反，跨学科主题学习在坚持学科立场的基础上打破学科界限，围绕特定

主题将两门及以上学科内容整合式呈现出“科目 A 跨科目 B 型”或“科目 A 跨科目 B+型”两种形式。

跨学科主题学习针对学科的特别排列方式要求学习者必须对学科间的“方法迁移”、“概念整合”时刻

掌握。 
从“学科”到“去学科”的方式转变虽是亮点之一，却也是学习者在处理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第一大

困境。当下，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学习者是长期“浸泡”在分科课程中的学习者，不断接受“学科化”的训

练形成了思维定势，即“学科中心自我论”，而这种思维定式已经证明限制了学习者部分甚至大部分的

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受此影响，当跨学科主题学习内容呈现时，隐藏在问题解决中的“单

学科视角”与直接的“多学科视角”将产生差异与冲突，阻碍学习者对学科共识价值的形成，消解学科

整合内容的积极性。学生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见主题不见学科，更加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去学科

化”，即对学科知识的不作为。学科化与去学科化的“钟摆问题”便是这便是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第一重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4588


吴有璨 
 

 

DOI: 10.12677/ae.2025.154588 586 教育进展 
 

困境。 

3.2. 主体定位重“个人中心”：个体与团体的割裂 

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学习者区别于传统学习者的重要因素也在于学习主体的不同。 
在知识共享的教育 4.0 时代，团体协作是提升创新创造能力的重要教育方式。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学

习者被期望着以“主导者”和“合作者”的双重身份进行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如以“整本书阅读、课本

剧表演”为主题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要求学生以小组演绎的形式呈现语文教材中的民间故事。剧本

的选择、道具的准备、人物的分配全由学生自己组织。可见，跨学科主题学习的主体研究共同问题，以

共同体的方式，共建共享。 
然而，“教学环境是共享的，但个人成就是最重要的”的个人中心主义的组织学习原则早已在 19 世

纪和 20 世纪便确立起来，向学习者灌输一种错误观念：短期的特权比长期的可持续性更重要。并且，应

试教育下高度利害关系的考试制度逐渐推向低年级学生。不可否认的是，在教育环境中竞争已越来越低

龄，程度已越来越激烈。这只会导致一个结果：无论是教育观念还是教育实践，都强调个人成功、国家

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价值。个人与团体的合作往往难以达成，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个人竞争。 
如此短视的教育观念极不利于以团结协作为重要枢纽的跨学科主题学习，导致了学习主体“无合作”、

“冷场面”、“假积极”等令人唏嘘的情况，这便是跨学科主题学习学习者的第二重困境。 

3.3. 过程体验的“浅尝辄止”：知识与经验的分裂 

问题源于生活，而生活是复杂的；生活隐于问题，指向学生发展性的问题便要搭建起知识与生活的

桥梁。“就新课标而言，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复杂问题是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定位。”[5]因此，学习者的跨

学科主题学习实际上是一个从“解题”走向“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 
在传统教育的训练下，低质量的综合性学习活动常引发“只动手不动脑”和“两张皮”的主题粘贴

危机，使得学习者的实践负担过重且思想质量不高。长此以往，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学习者从“潜在的高

质量思考者”被异化为“解决问题的劳动者”。在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下，认知与身体处于离散状态，身体

仅仅成为知识的载体。过程体验的浅尝辄止使得跨学科主题学习者的活动呈现“非教育”、“不真实性”

的错误，这便是跨学科主题学习学习者的第三重困境。 

4. 实践困境的破题之要：跨学科主题学习学习者的关键能力 

从跨学科主题学习者的内涵辨读到实践困境，不仅从主体端揭示了跨学科主题学习学习者的特殊性，

也展现了“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视域下的主体新变。面对学习者在跨学科主题学习过程中的

困境，尽管当前已有可观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的国际与国内经验，但如何被在我国独特土壤下长期受

应试教育和分科课程浸润的学习主体真正的实施与收获仍旧是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为此，笔者基于文献分析和定量研究，借助 Citespace 分析工具对当下跨学科主题学习研究进行梳理

发现：首先，以跨学科主题学习关键词基点，“核心素养”、“新课标”屡见不鲜；其次，开发研究数量

远超应用研究，由此可以发现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研究仍处于学理构造阶段，并且研究视角多数重复于设

计端，研究视角的重复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加研究稳定性、深化知识，但由于过多地关注设计忽视

实施，也间接造成了跨学科主题学习实践困境的进一步固化，难以破局。 
研究表明，在造成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实施效果差异因素中，91%来自学生自身水平，9%源于主题项

目。那么在破除跨学科主题学习困境中，学习者自身的一些因素应该被纳入考虑范围。 
为增加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研究视角，探寻跨学科主题学习困境本质，笔者基于主体端，提炼出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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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习方式新变下跨学科主题学习者的关键能力，以求破局。 

4.1. 跨学科主题学习者的关键能力之内涵辨读 

要厘清跨学科主题学习者的关键能力，首先要厘清何为关键能力？关键能力首次出现在 1974 年《职

业适应性研究概览》报告中，指劳动者在现代社会中，除具体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以外的综合素质。

2016 年 9 月，核心素养体系随着《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报告的发布确立，“立德树人”的教育

方针明确了学生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关键品格和必备能力：“关键能力是一种可迁移的跨学科能

力，是个体适应不可预测的未来和工作所具备的通用能力。”[6]关键能力有以下几方面的涵义：一是关

键能力是一种能够应对复杂情境的能力，因此拥有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综合能力；二是关键能力是一种

普世的，可习得、可训练的能力；三是关键能力应是养成核心素养的应有之义。 
基于上述理解，跨学科主题学习视域下的学习者关键能力一方面应有其自身特色，另一方面要呵护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新变，因此其内涵辨读应从四个方面解读。 

4.1.1. 以“素养立意”为导向 
跨学科主题学习以素养立意，学习者关键能力的提升是素养导向的落地点。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是学校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确定各学段各学科具体的育人目标与任务的主要依据，其中囊括了文化

基础等三个维度和人文底蕴等六个主要方面。 
依据素质教育“育人为本，能力为重”的发展方向，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关键能力的提出，从能力的

角度上进行了跨学科视角补充；同时凭借跨学科主题学习方式的特性，在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的维度上，

从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实践创新的三个主要方面中深刻挖掘了“关键”的内旨，为素养型人才的顶层

设计添砖加瓦。 

4.1.2. 建“跨越科目”之桥梁 
跨学科主题学习者的关键能力之所以能与其他学习方式的能力有别的要点之一在于其对学习者跨学

科性的强调。 
德国学者梅滕斯作为最早对关键能力做出辨析的学者，曾坦言“关键能力是进入日益复杂与不可预

测的世界的工具，是促进社会变革的一种策略”。学校课程是分科的，但真实问题的解决确是不分科的。

关键能力作为通用的、可迁移的能力，与跨学科主题学习之中，更是要从源头——学习主体处，让其对

日益复杂的问题情景有所感知，对学校分科课程设下的“思维陷阱”有所警惕，敢于跨越学科，整合学

科去解决。 

4.1.3. 便“个人团体”间协作 
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国家团队都对合作能力是面向未来挑战、人们积极应用知识与技能应对未来社

会挑战，处理难以预测情境的重要能力这一观点达成了共识。 
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过程中，问题的解决或作品的完成往往需要多个学习者合作完成，这主要表现为

主体与自我的调试、与其他学习者的交流分享，在复杂情境以及集体当中社会交往的能力。因此，跨学

科主题学习者的关键能力应关注如何让学习者发挥主体作用的同时在集体中与他人合作，达到 1 + 1 > 2
的效果。 

4.1.4. 促“真实经验”的深化 
能够将所学知识和与有经验、生活与自我建立联系是跨学科主题学习视域下将知识转化成素养的关

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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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主题学习者的关键能力并不直接指向某一学科的单一能力，如语文学科实践中所需要的“阅

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与之相反，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关键能力是将学习者视作完整的人，基于学

习者自身经验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的角度去精选已具有的能力，以此来让学习者获得在多个学科、复杂情

境中“来去自由”的通行证。 
跨学科主题学习者的关键能力内涵涉及上述四点，同时四个内涵之间亦存在密切的联系。以素养立

意为导向强调了关键能力的选择起点，以跨越科目凸显了关键能力的逻辑起点，以团队协作和个人经验

为重要抓手，以此实现学习方式变革的维度要求，由此揭示跨学科主题学习者的关键能力“从哪里来”

以及“到哪里去”的问题。 

4.2. 跨学科主题学习学习者的关键能力之内容解析 

关键能力的层次结构可分为：必不可少的“双基”、根本地位的“认知能力”和面对未来的“职业能

力”[7]。透过该逻辑体系，联合跨学科主题学习三重困境，笔者分析出内容、组织、方式的实践中，跨

学科主题学习学习者必要的三大能力。 

4.2.1. 以科学探究力应对内容困境 
对理解物质世界的渴望，反映了人类探索和学习的能力。科学探究的本质是人类精神的体现。传统

的教科书式教育逐渐不能给予学生形成“人类精神”的机会，满足当代学生“未来素养”的需求。21 世

纪的学生应该掌握“科学探究力”，以便将传统的学习活动生成为灵活的探究活动；21 世纪的教育应该

培养“科学探究力”，以便“自然而然的实现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跨学科主题学习要想在以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为基础的学科课程中有所推进，就要关注“科学探究力”的培养。 
科学探究力由科学探究的本质是一套完整的观察、质疑、预测、检验、形成理论的过程。它内含了

“真理是通过系列努力的过程和集体形成共识所产生的结果”这一根本性的收获。学科的本质亦是科学，

在科学探究力的引导下，学科学习转变为科学探究。学科的结构不是给予而是探索，学科的内容不是停

滞而是生长。科学探究力使得学习者从“舒适”的学科知识圈里走出来，单一学科思维模型与“学科中

心自我论”因此打破。同时，科学探究力使学习者意识到“君子不器”，学科不再是学习目的，是达到目

的的工具，在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中要更积极调动多学科知识，不可偏废，不可“去学科化”。 
科学探究力的掌握不仅让学习者在探究的过程中达到了奥苏泊尔认为的“有意义学习”，即对知识

结构进行重组、补充、完善，让学科知识的有意义联结成为可能；更跳出了跨学科主题学习“学科化”与

“去学科化”的两难困境。 

4.2.2. 以具身认知力应对主题困境 
认知科学理论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科学领域，其中探讨的知觉、思维、问题解决等认知功能对教育学

产生了巨大影响。“具身认知力”便是认知科学理论的主张之一，它强调：认知过程、身体感知、世界生

活是紧密相关的，身体感知作为认知过程的途径，让人与世界产生联结。 
跨学科主题学习通过巧妙地主题设置让学生成为知识的应用者和发现者，这个巧妙的设置便是主题

先行的“反向设计”。吴刚平教授强调：主题无论是选用还是创设，都要结合学生经验、社会生活。那么

为什么如此关注学生生活经验的跨学科主题仍在学习中陷入了知识与生活断裂的困境呢？根源在于学习

者“具身认知力”的缺失。当认知透过世界生活的主题呈现时，若没有身体切实的感知，那么学习者只

是知识的“知识”和生活的“旁观者”，所有的设计和程序都浮于表面。 
具身认知力的掌握使得学习者对身体的视角由“使用工具”转向“学习资源”，在认知过程中主动

深挖个人感悟，与主题世界交互产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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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重建教育契约对当代青少年与儿童进行了诸多咨询活动，惊人地发现：儿童和

青年们对当下岌岌可危的地球环境有着极大的关心，甚至发出保护环境的强烈呼吁、谴责、行动的也是

儿童与青年。他们多处于近年来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不稳定的地区，对环境危害有着深刻的“体认”。

由此可见，学习者在进行主题活动时有着极大的潜力，而只要调动起他们的具身认知，便能在教育活动

中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4.2.3. 以合作协商力应对主体困境 
“在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中，教学法应根植于合作和团结，培养参与者为了改变世界，相互信任、携

手工作的能力。”形成学习共同体是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核心，而形成学习共同体的基点是合作协商力的

养成。 
合作协商力指个体在合作与协商过程中，运用智慧技能，有效的处理利益、观点和需求，促成共同

目标达成的能力。教育是关系性的，在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过程中，个人与集体的转变极富有张力，

这样的张力来源于个体主动地参与合作、集体主动地讨论观点。合作协商力实质上是一种服务式学习，

它能将共享的、团结的而非权宜之计的自私自利方案纳入学习，真正的服务于其中所有的参与者。装备

有合作协商力的学习者能够跳出短视倾向，将跨学科主题下合作的成果作为目标之一。 

5. 结论 

综上，笔者对科学探究力、具身认知力、团结协作力作为关键能力在跨学科主题学习中的概念与作

用进行了探讨。这些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关键能力不仅是知识的整合，更是学生应该具备的“未来素养”。

在未来，我们需要继续探索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跨学科主题学习关键能力，这不仅需要教育体系的改

革，更需要教育者的创新和学生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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